
西北作家钟平一直关注环境保护主题，自1999
年以来，他就发表了《绿色回归线》《大地诗学》《守
望野性的家园》等等一系列关于生态的作品。2011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钟平的长篇小说《天地之间》，
又是一部有着相当鲜明的环保意识的长篇小说。在
生态文学领域，钟平无疑是成就不凡，名声在外。最
近钟平又出版长篇小说《塬上》，这是一部描写城市
化和工业化发展与环境冲突的小说，显示出钟平的
时代意识和他驾驭长篇小说的艺术能力。

《塬上》描写了污染企业的生产状况，以及治理
污染的困难，既显得十分真实，更令人触目惊心。虽
然如此真相也可以从新闻报纸等途径披露，但钟平
的小说描写则要深入细腻得多，产生另一种效果。
恰恰是通过治理华塬县的污染这个主导故事，这部
小说使各色人物登台，让他们在利益、权力、欲望的
选择中暴露出心理和灵魂。

这部小说的故事十分吸引人，情节紧凑，跌宕
起伏。故事在几条线索上展开：有关污染治理的主
导线索曲折多变；围绕污染治理、保护区建设，不同
的人物关系又展开多条线索，大故事中套着小故
事。小说成功之处在于写了一群人物，其中多位人
物形象饱满，性格充满张力。每个人物背后都有故
事，每个人的故事都显示出独特的韵致。固然这里
面的人物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制造污染包庇污染
的一群人，主要是任万能和县长刘亦然；另一方面
是治理污染的原生茂、原尚武、曾智、康文、尚清、柯
文等人。任万能是作者花费笔墨去描写的人物，这
个人物集中表现了当今中国原始积累时期快速发
家的一批企业家。任万能对付父亲抢班夺权也不惜
用非常手法，拿着一把刀子架在脖子上，从父亲手
中拿来小企业的经营权。而后他到外面闯荡了一阵
子，再回来办厂，迅速打开一片天地。当然，他就是
污染制造的大户，只顾自己的利益，欲望无限膨胀。
任万能这个人物写得富有传奇性，性格多面且有厚
度。小说在他的人物关系结构中表现了不同的行为
方式，对领导一套，对旧日同学一套，对女人一套，
不同的女人他还有不同的手法。他对老同学尚青是
一种手法，对小三杨眉是一种手法，对婆娘也有一
手。婆娘杨秀女很有个性，会唱秦腔，长得丰乳肥
臀，极其泼辣强悍，任万能却能对付好她，这是何等
本事。杨秀女知道他有外室，大吵大闹，任万能晓之
以利害，稳住婆娘。另一方面他实际上也陷入了小
三杨眉的压力。任万能一方面野心勃勃，八面玲珑，
同时也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任万能身上体现出

西北民营企业原始积累时期的诸多特点，小说也写
出工业化发展带来诸多的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
题。刘亦然则是贪腐干部的典型，但小说并不把他
写得特别坏，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曾经有要做
一番事业的抱负。小说也写人的七情六欲，并一点
点透示出他的欲望膨胀，直到滑向违纪的边缘而浑
然不觉。他对同雯雯的感情本来未尝不是男人对漂
亮女人的正常喜爱，但任万能一步步让他们的关系
变得不正常。干部手中的权力伴随着欲望是怎么膨
胀起来的，这部小说写出了相当真实的过程。

西北的作家擅长写历史，尤其是以家族、家庭
为纽带的大历史叙事。钟平得西北文化地理积淀之
便，他的小说描写家庭、家族的当不在少数。但是，
钟平却始终有现实关怀，他并不一味深入西北历史
文化中去，而是要透过现实问题来介入历史。对于
他来说，历史经常是他叙述的背景，他的小说人物
所体现出的人文伦理蕴涵，他们脚下的土地，他们
置身于其中的风土人情，所有这些都自然而然地引

入历史。这就是钟平的小说，既写现实紧急的问题，
也有相当深厚的西北文化底蕴所在。

小说以原生茂为切入叙事的视点，这个构思就
把塬上的自然地理和文化传统背景交代出来，原生
茂家庭作为小说结构的一个中心也被确立起来。原
生茂早年经历不凡，一直做到县人大主任，为家乡
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原生茂作为人物关系的
背景，他把文化、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肯定都做了恰
当的定位。原尚武则表现了新一代有志于环保的干
部果敢坚强的品格，他身上的正能量显得很充足。
由尚青和康文则又带动起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知青故事的背景，尚青与康文的感情纠葛显得十分
纯真，作者似乎是在重温已经消逝的爱情，这无疑
也是可贵的。为这个时代的情感伦理、为人与人的
关系建立起一种肯定的价值。另一方面，小说也写
了另一种女子形象，相比较而言，同雯雯的形象就
写得更富有张力。同雯雯有着美丽的外表，有着不
平凡的身世，但她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积极去争
取自己的机会，去拓展自己的人生道路。她大学毕
业，在环保专业和管理方面显示出过人的才干。她
的“情商”也很高，她能与任万能建立起恰当的工作
关系，能与好色的县长刘亦然周旋，她心里却更倾
向于与正派善良的柯文建立情感关系，甚至不惜以
身相许。西北女子的直率伶俐，现代女子的自主与
独立精神，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这个人物形象的饱满
丰富和鲜明的个性，是一个能立得起来的人物。

小说中出现的朱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它
象征着对美丽环境的渴望，表达了小说中人物与自
然的一种关系，小说因此获得了一种象征的深度。
由此可见钟平在小说艺术构思方面已经有相当独
到的经验。

当然，小说在人物刻画方面还有再挖掘的余
地，比如几个正面人物，曾智、康文和尚武，他们都
可敬可亲，但总觉得人物形象有所雷同，且性格张
力不够。或许是他们受到正面人物容易同质化的限
制，作者又太欣赏他们，以至于他们的行为方式、语
言、人生价值认同都难以显出有冲击性的个性。但
不管怎么说，这部作品有鲜明的时代责任意识，写
出了当今西北地区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严重环境问
题，写出了西北生活的风土人情和现实真实，写出
了一群有生活质感的人物，使这部小说立得起来，
在生态文学这一领域，这部小说的影响值得期待。

（《塬上》，钟平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3年12月出版）

环保意识烛照人伦风情
□陈晓明

近年来抗战题材文学 （主要
是长篇小说） ,尤其是影视剧突
然火爆起来，甚至有漫漶之势。
作为军旅文学、影视剧的一部
分，抗战题材因中国军民八年浴
血奋战伤亡数千万成为中国人民
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而历久不
衰，亦被作家视为可供挖掘与探
索的题材富矿。然而，随着时代
的久远，抗战历史对于当下的作
家而言渐趋模糊与混沌，能否有
效介入“抗战”那段现代中国之

“大历史”，对处于想象彼岸的
“历史存在”进行富于主体性、
时代性和真实感的新鲜叙述，着
实考验着当下作家的文学智慧与
写作伦理。

任何一个时代的书写不但无
可厚非，而且因观念视角及创作
者的不同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与
意义。问题在于，近年来抗战题
材文学、影视剧多数采取娱乐化
的叙事策略，中国军民的正面抗
战被退隐，民间立场与视角凸
显，演义传统和传奇叙事得以张
扬。诚然，“虚构”原就是文学
艺术的本质，克罗齐所谓的“所有历史都
是当代史”与文学艺术的“虚构”本质亦
无二致，但“虚构”的前提是创作素材与
创作者的经验、想象构成一种逻辑关系的
真实，从伦理的角度形成叙述的可靠性。
而综观近年来的很多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和
影视剧，叙事伦理的可靠性先在地缺失，
娱乐化叙事策略则进一步导致那些令人啼
笑皆非的、甚至完全置战争基本法则与常
识于不顾的传奇故事的泛滥，读者与观众
不经意间已经在捧腹大笑中解构并消费了
那场可歌可泣、正义悲壮、残酷流血的战
争历史。这些作品对抗战历史的“正面强
攻”和正史讲述不复存在不说，甚至让人
怀疑其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是否发生了畸
变，进而，其叙事的合法性也颇可质疑。
因此，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创作者与读者观
众的关注与思考。在如此背景下遭遇李西
岳的长篇小说新作《血地》，笔者收获的是
一种清新鲜活、血脉贲张且又沉郁悲壮的
复杂而微妙的阅读体验。《血地》中的人物如
李长生、李长在、李母、香梅、郭老财、郭文
广、郭文秀、吴桂兰、铁榔头、小白鞋等，个个
真实生动、气血飞扬、英雄气十足，小说的故
事线索并不复杂，张扬的是人情之美和爱的
力量。

《血地》 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尤为出彩，

李长生、李长在和香梅，李长生、
郭文广和吴桂兰，郭文秀和刘涛，
铁榔头和小白鞋等几条感情线索渐
次铺开，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回环往复、不疾不徐，缠绕纠结中
蕴积着感人肺腑和动人心魄的力
量。《血地》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宏大叙事”，亦不见对大的时代风
云、历史背景以及战争场面的全景
式书写，作者将视点聚焦于战争中
的个体生命存在尤其是女性人物的
命运轨迹，以富于生命痛感和情感
观照的笔触构建起一个凸显作家主
体性和地域风格性的独立而完整的
小世界。《血地》 成功地借鉴了中
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表现手法，运用
浓墨重彩的叙事抒情方式及民间传
奇的语言结构形式，在整体上反映
出抗战历史背景下冀中军民所特有
的审美意识和情感结构，在作品中
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
思想形态及心理轨迹，对残酷的战
争大历史进行了微观重述和浪漫抒
写。所谓“小叙事”，就是关乎人
物个体命运变幻的述说以及历史大
背景中小细节的特写。小说透过对

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的细腻展示，
进而折射出大的历史和时代的面影，甚至
看到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小说并
不因聚焦个体而渺小，却因为写出了人性
的深邃和独特而丰富，反而在更深层次上
抵达一个开阔且完整的世界。

以当下的眼光穿越时代的迷雾，重新
理解并建构战争历史并非易事，重建虚构
叙事与战争历史的关系既是重要的，也是
艰难的。对当代军旅作家而言，个人经验
是有限的，更是碎片化的，波诡云谲的战
争历史与当下和平生活之间宛若此岸与彼
岸的关系，相互映照。在当前已经模式化
了的抗战题材中，我们已经越发难以看到
新鲜的经验与新鲜的认识。《血地》之所以
选择个人视角与民间立场，正是为了表现
与探寻被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历史缝隙与
存在境遇，发掘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临的
考验与存在的意义，并经由此凸显战争本
身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丰富性。李西岳以
极富个人生命和情感体验的“小叙事”勾
勒出来的小而完整的“经验世界”鲜活生
动，具象沉实，带有作者的情感温度和认
知深度，为抗战题材文艺作品在新世纪的
书写提供了新鲜经验与多种可能性。

（《血地》，李西岳著，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大地漫游者的精神行走大地漫游者的精神行走
□江 飞

■■新知新思新知新思

书香茶座书香茶座

今年夏天，一位友人给我推荐了余秋雨的
一篇散文《品鉴普洱茶》。文人骚客对茶、酒或者
其他民俗文化产生兴趣，撰文品评一番，本不奇
怪。甚至可以说，如果文人们连这几样都没有涉
猎，其文字美感或文学意趣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所以对余秋雨欣赏茶事的文章，我是抱着简单
欣赏的心情来读的。

但当读罢《品鉴普洱茶》，我的感觉几乎可
以用“震惊”甚至是“折服”这两个词来形容。余
秋雨对普洱茶了解之深，据说已位列行业内公
认的“普洱老茶品鉴专家”，这是我此前所不知
道的。而这个“专家”的名头，也并不是余秋雨自封或者其他
专家“抬轿”包装而成的，而是因为他扎扎实实地拥有着对
普洱茶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真正打动我的还不是这些，
而是他在《品鉴普洱茶》中精妙的文字、灵动的语言，以及由
此而体现出来的文学之美。该文从普洱茶给初喝者形成的
障碍开说，对比了普洱茶、乌龙茶、绿茶的味道，令人叹服地
用“陈酽、透润”来形容普洱茶的口感，采用的比喻和联想更
是展现了“余式散文”的华彩：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
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
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
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对普洱茶的介绍和品鉴，即便是停留于此，也已经可以
说达到普洱茶“资深饮客”的层次了。但余秋雨没有就此停
顿，而是引领读者迈进更深更广的天地。普洱茶与其他几种
主要的茶叶品种的口味差别，来源于制作工艺的差别，说到
底就是发酵方式的不同。作者将普洱茶的发酵称之为“微生

物美学”，接下来再转入普洱茶的历史沿革叙述。
在文章的最后一节，余秋雨将普洱茶的奥秘升华
为地球局部生态未遭破坏而对人类的回馈，认为
普洱茶代表着中国新文化的“生态文化”，稳健、着
地、深厚、悠长。

当时我就感到，《品鉴普洱茶》 这篇文章带
有雅趣，反映出极致化的文字之美。阅读这样的
文章，心态会很轻松、很放松，既让门外汉了解
到有关普洱茶的多项常识，也能启发“资深茶
客”们的领悟——但最终会让人调整到郑重审视
普洱茶文化韵味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
的角度。后来得知余秋雨将此文收录在新出版的

《极端之美》 一书中。同时还有他撰写的另外两
个领域——昆曲和书法的文章，以《昆曲纵论》

《书法史述》分别命名，与《品鉴普洱茶》一起组成
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新作之所以叫《极端之美》，
显然因为在他看来，普洱茶、昆曲、书法都有着“极
端之美”，堪称“文化极品”。什么是文化极品呢？余
秋雨提出了独有性、顶级性、具体性、共知性、长续
性等 5 项筛查标准。他认为只有前述三类才符合
标准，并且是“沉淀着生命的文化，是精神价值的
实现方式”。

书中的《昆曲纵论》，是从元杂剧的起源说起。
元杂剧的一时繁荣，是传统的文化理论很难给予
解释的。蒙元统治者并不重视文化以及中原地区
的千年儒学传统，这通常会被解读为文化破坏的
力量。余秋雨却敏锐地意识到，文化破坏力量打破
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某些越来越规范的‘超稳定
结构’，包括不利于戏剧产生的一系列机制”。昆曲
产生于元杂剧之前，却是在元杂剧拓展了戏剧在
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生存空间后，才逐步从发源
地浙江走向江南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昆曲纵
论》细致叙述了明代昆剧改革、昆曲扩散流行的过
程。令人感慨的是，昆曲清唱如同今天的流行神曲
一样，曾在明朝让全国各地各阶层乃至全民都陷
入痴迷的状态；彼时的昆曲，显现出在意境、结构、
呈现上的高度精妙，这正是其可以代表东方艺术
和美学“极端之美”的依据。

但昆曲终于还是没落了。你恐怕会以为，余秋
雨会以某种渲染甚至煽情的方式，来呼吁重新振
兴昆曲吧？错了。他提出，昆曲在明代已成为沉重

的社会负担。理由之一是，“在过度的流行中……（昆曲）创
作思想被流行思想严重磨损，大量的作品越来越走向公式
化、老套化、规制化”，最终必然被民众所舍弃。理由之二，大
量的官僚和文人沉湎于昆曲的老腔老调，借以逃避对社会
危机的直面，这也是昆曲被后人称为“世纪末的颓唐之音”
的原因。

有书写，才有记录，才可能为文明的传续创造前提。书法
脱胎于中国文字的书写，以其造型、节奏和韵致创造了美感
和意境，这正是《书法史述》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
文章在一一讲述中国书法历史的同时，也穿插融汇了他的美
学联想。比如说到行书，“近草，谓之行草；近楷，谓之行楷。不
管什么比例，两者一旦结合，便产生了奇迹。在流丽明快、游
丝引带的笔墨间，仿佛有一系列自然风景出现了——那是清
泉穿岩，那是流云出岙，那是鹤舞雁鸣，那是竹摇藤飘，那是
雨叩江帆，那是风动岸草……”这样的叙述和联想，难道不是
对书法“极端之美”的极美描摹吗？

（《极端之美》，余秋雨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10
月出版）

35书香中国专刊书香中国专刊责任编辑：王 觅 电话：（010）65389194

电子信箱：wybsxzg@126.com

2013年12月18日 星期三

第23期（总第94期）

展
现
传
统
文
化
的
﹃
极
端
之
美
﹄

□□

郑
渝
川

郑
渝
川

重点
阅读
重点
阅读

■■开卷絮语开卷絮语

大
历
史
与
小
叙
事

大
历
史
与
小
叙
事

□

傅
逸
尘

这是一部行走之书：在荒野中行
走，在山水间行走，在记忆里行走，在
城市与乡村之间行走，在出世与入世之
间行走，在生存与死亡之间行走……总
之，作者甲乙是一位不知疲倦而乐在其
中的行走者，既用双腿丈量大地，更用
文字寻求自然乃至超自然的精神应和。
这位“大地漫游者”不禁让我想起本雅
明笔下那个无目的地漫步于城市街头的

“游手好闲者”。当然，对于甲乙而言，
前工业的乡野 （而非工业的现代都市）
是其倾心的行走场域，而“行走”本身
即是目的，是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的最好方式，是获得精神安宁与超越的
不二法门。我羡慕这种精神行走的姿
态，正如我羡慕退休后的甲乙此刻在京
城自在随意的生活。

据我所知，在甲乙的生活里，漫游
和写作始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这二
者的相濡以沫便有了这部 《鲜花地》。
《鲜花地》的起点是行走的起点，是生
活的起点，也是一个“人”生成的起
点。七八岁时，甲乙随父母从东北走到
皖南，正是这次重要的迁徙，在其内心
深处打下了两块色彩各异的界碑，一头
是记忆中既清晰又模糊的“大虎山”，
寄托着一个少年最初的心事和想象；一
头是占据记忆中的大块空间甚至挤进灵
魂的“挖沟”，蕴藏着这个少年渐渐到
来又匆匆离去的青春和梦想，而这中间
则是流年，如“远去的车”，如“昨夜
之鸟”，如梦翼。世事变幻，无可阻
挡，而不变的才是生活的真理、人的根
柢。正如《去黑山》中的那个少年，因
为吃食的诱惑而独自步行前往20里外的
三姑姥姥家，而当他终于站在三姑姥姥
家门外的时候，却徘徊着放弃了敲门，
最终“灰溜溜地走上了回大虎山的
路”。这种思维逆转是颇有意味的，不
是因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快意，
而是因为意识深处自然而然升腾起的一
种羞耻之心。按孟子所言，“无羞恶之
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是一种人性之“端”，最本真，也最
崇高，无形却充满强大的力量。这是甲
乙“记忆中永恒的黑山”，又何尝不是

“致良知”者规范自我的道德之山，人
性之山？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去黑
山”的途中，拼尽一生的努力，不过是
为了去看一眼“那视觉中没有，也永远
到达不了的山”吧。

很早便背负“黑山”上路的甲乙，注
定比一般人更懂得大地的心声、山水的
脉动、人生的况味。在人与自然之间、人
与人之间，是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蹚不
过的河的。那个叫“大地”的地方，是大
地的缩影或象征，既“和逝去的时间一样
不可挽回”，又“总让我觉得它有些超乎
寻常的东西”（《大地》）。“大地”意味着母
体，意味着整个世界，一种超越时间和生
命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大地在让你贴
进它的同时更加真切地认识到你自己”，
由此甲乙真正走进了大地的深处，走进
了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思考之中，亲近或
融入大地成为肯定或认同自我的一种终
极方式，所谓“接地气”的最本真的含义
也莫过于此吧。“气”流动在大地内部，更
因为人的亲近和反思而灌注于人生历程
之中，甲乙在行走中所试图获得的，我想
正是“踩在大地上的那种坚实圣洁的感
觉”吧。

山水有灵，草木有情。因为甲乙的
行走 （身体的和文字的），它们更显出
大地的本色和“天人合一”的某种可
能。“山”是龙山、是独秀山、是冬
山、是龙虎山、是朱备山，“水”是杨
桥的水、是江南的雨、是鲍冲湖、是秋
浦河……于我而言，它们是熟知却未曾
涉足的地理名词，对于甲乙而言，它们
却是浸润着生命体验的审美对象。跋山
涉水需要时间，需要精力，更需要心
境，只有敬畏生命、热爱自然、勇于挑
战庸常生活的人，才能够在苦乐交替的
跋涉过程中体味到生命的本真、自然的
可敬以及生活的乐趣。很显然，在甲乙
的生活和文字世界里，山水已然成为

“一种精神高度，一种哲学源泉”（《攀
登是对人生的延长》），而“人生是另
一座山——我们不能不艰难地终生跋
涉”（《冬山行》），于是，“行走”成
为甲乙贴近大地、延长人生的一种行为
体验、一种精神诉求：这是仁者的高
度，也是智者的情怀。这情怀在《圆照
寺》《龙泉寺》《白云青鸟》《风动冶父
山》等篇章中又融入了释者的禅意，令
人印象深刻。比如我最喜欢的 《圆照
寺》，无论是深秋的落叶溪水，还是

“专注于打扫尘世中的灰垢”的意求老
和尚与成缘小尼，甚至那些有法号的猫
和狗，都让人感受到一种“透明的温
暖”，一种“内在的沉静”，一种“极致
的和睦”，这种超然之境可谓可遇而不

可求的精神体验。
当然，甲乙并非只是寄情于山水，

那些在行走中所遇见的每个人物，同样
是其心中长存的风景。比如那个站在树
上的摘橘老人 （《余湾》）、那个话语
不多动作沉着的老陶 （《夏日龙虎
山》）等等，淳朴善良的他们成为“形
色大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如甲
乙一样的行者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精神
的快慰。仔细想想，“认识山水草木人
物”或许正是“认识你自己”所必经的

“悟道”的过程。古人所谓的“行万里
路”，其实并不在于里程长短，而在于
脚步对道路的深情，在于心对风景人物
的领悟；正如“读万卷书”，并不在于
翻阅书卷多少，而在于读者与作者之间
的情感共鸣，思想与思想的投契。“目
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
如答”（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甲
乙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也许就是如此。当
然，也可能远非如此。

透过文字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与画
家的双重身份使甲乙找到了某种独特的
技法平衡。比如，在极其简淡随意的画
面勾勒里，总会不经意地跃出几抹动人
的色彩，从西围墙的消失想到“只有历
史，冷峻地主宰着事物的沉浮与变迁”
（《西围墙的砖》），从对自然的恐惧
想到“死亡是在一切生命之下存在的，
死亡之上无止无息的美丽让我心动不
已”（《我为什么当不了梭罗》），让人
遐思，让人回味；又总会在“都市即
景”、“浮生五味”的品尝里，生出幽
默、诙谐的智慧，比如 《十四区的蚊
子》《给自己画像》等，这是甲乙的另
一面，也是大地的另一面。正如喜剧是
悲剧的另一面，“鲜花地”是“墓地”
的另一面，让行走不至于因为过分劳累
而陷入绝望，让精神不至于因为过分沉
重而濒于崩溃：这是现代生活所要求的
必然，也未尝不是甲乙提供给自己和现
代人的一种精神慰藉。

甲乙说，“文字就是作者的落叶，思
想的落叶，灵智的落叶，但愿它的形态可
以比美自然的落叶。”（《在北方的北屋里
拾掇文字（后记）》）作为默默注视他背影
的同路人，我相信，日臻至境的甲乙会在
行走中，往文字的筐里拾掇进更多更美
的落叶，关乎自然、灵智以及思想。

（《鲜花地》，甲乙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3年8月出版）

长篇小说《塬上》：


